
中
國
女
泳
將﹁
奧
運
火
雞
姐﹂
傅
園

慧
，
在
賽
後
接
受
訪
問
時
，
激
動
誇
張

的
表
情
，﹁
我
有
這
麼
快
嗎
？
我
已
經

使
出
了
洪
荒
之
力
。﹂
一
語
成
金
句
，

瞬
間
爆
紅
。

運
動
員
平
日
作
艱
苦
的
體
能
鍛
煉
，
居
然

可
以
拋
書
包
，
一
句
帶
點
深
奧
的﹁
洪
荒
之

力﹂
，
運
動
加
入
了
文
化
元
素
，
於
是
有
了

意
外
的
驚
喜
，
令
傅
園
慧
人
氣
急
升
，
粉
絲

人
數
暴
升
數
十
倍
，
廣
告
身
價
暴
升
二
十

倍
。
廣
告
人
馬
上
趕
潮
流
，
某
商
品
竟
用
上

﹁
洪
荒
之
力﹂
來
大
減
價
促
銷
。

傅
園
慧
解
釋
稱﹁
洪
荒
之
力﹂
一
詞
是
她

從
小
說
裡
面
看
到
的
，﹁
我
想
比
喻
我
很
用

力
的
意
思﹂
。
查
實﹁
洪
荒﹂
是
指
人
類
還

沒
有
開
化
的
古
老
時
代
，
混
沌
而
未
知
，
所

以
只
有﹁
洪
荒
時
代﹂
，
而
沒
有﹁
洪
荒
之
力﹂
。
如

果
從
字
面
拆
字
，﹁
出
盡
沒
有
開
化
時
的
力
量﹂
，
混

沌
未
開
化
時
是
怎
樣
的
？
無
人
知
曉
，
還
是
收
貨
吧
。

傅
園
慧
拋
書
包
無
人
深
究
，
畢
竟
只
是
運
動
員
。

﹁
我
不
是
諧
星
，
我
是
運
動
員
，
居
然
因
為
一
些
奇
怪

的
東
西
，
上
了
搞
笑
排
行
榜
。﹂

今
天
是
娛
樂
文
化
時
代
，
稍
有
點
娛
樂
性
話
題
，
或

者
帶
點
逆
常
元
素
，
也
可
以
成
為
焦
點
。
好
像
香
港
的

新
聞
女
主
播
方
健
儀
，
也
成
了
頗
紅
的
明
星
。
看
電
影

︽
寒
戰
II
︾
，
方
健
儀
演
出
女
警
司
一
角
，
甫
一
出

場
，
觀
眾
都
笑
了
，
方
健
儀
是
來
自
新
聞
界
，
突
然
變

了
電
影
明
星
，
完
全
不
同
的
界
別
，
從
現
實
專
業
到
夢

工
場
，
帶
點
逆
常
元
素
，
也
有
了
意
外
的
驚
喜
。

上
幾
代
的
新
聞
女
主
播
，
擁
有
漂
亮
面
孔
，
除
了
在

鏡
頭
前
讀
稿
外
，
也
會
是
記
者
做
新
聞
採
訪
，
只
是
近

代
的
新
聞
主
播
與
記
者
分
工
較
為
明
顯
。
方
健
儀
有
其

專
業
，
因
為
放
下
身
段
，
性
格
玩
得
，
即
是
坊
間
所
說

的﹁
貼
地﹂
，
都
是
她
能
走
紅
的
原
因
。

今
天
已
經
沒
有
一
定
的
成
功
規
律
和
軌
跡
，
時
代
在

變
，
也
許
確
是
回
到
混
沌
未
知
的﹁
洪
荒
時
代﹂
了
。

「洪荒」時代

數
年
前
，
我
停
下
正
在
經
營
的
公
司
，
選
擇

幽
居
在
山
腳
下
的
村
莊
裡
專
心
閱
讀
和
寫
作
。

時
至
今
日
，
為
了
把
自
己
的
作
品
完
整
地
搬

上
銀
幕
，
又
啟
動
了
公
司
的
運
作
，
成
日
在
外
奔

波
，
如
此
帶
來
的
結
果
便
是
減
少
了
閱
讀
量
和
寫

作
量
。

難
得
一
個
微
雨
夜
，
坐
在
書
房
，
泡
一
壺
茶
，
想

在
清
涼
的
山
風
裡
找
回
往
日
的
快
樂
。

打
開
前
不
久
在
香
港
書
展
上
網
絡
作
者
所
送
的
幾

本
未
曾
開
封
的
新
書
，
每
一
本
都
不
例
外
，
翻
上
一

兩
頁
便
讓
人
打
消
了
讀
下
去
的
慾
望
，
只
好
再
從
書

架
上
選
了
一
本
木
心
先
生
的
舊
書
，
讓
自
己
迅
速
地

沉
浸
到
他
優
美
的
文
字
裡
。

作
為
一
個
純
粹
的
讀
者
，
我
和
大
多
數
讀
者
一

樣
，
是
從
陳
丹
青
先
生
那
裡
知
道
木
心
先
生
的
，
陳

丹
青
先
生
對
木
心
先
生
的
推
崇
和
敬
意
，
誘
發
了
大

量
的
讀
者
從
讀
他
轉
向
讀
木
心
。
確
實
，
我
們
從
陳

先
生
的
︽
退
步
集
︾
、
︽
紐
約
瑣
記
︾
裡
讀
到
了
木

心
先
生
的
影
子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
木
心
先
生
作
為

陳
丹
青
的
文
學
導
師
是
已
然
成
功
了
。

從
︽
哥
倫
比
亞
的
倒
影
︾
到
︽
詩
經
演
︾
，
對
我

都
是
熟
悉
的
老
朋
友
。
木
心
先
生
的
文
章
，
是
民
國

那
一
代
文
人
中
最
後
的
餘
韻
，
我
一
直
認
為
中
國
的

白
話
文
從
五
四
開
始
，
到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達
到

高
峰
，
此
後
就
沒
太
大
長
進
了
。
太
多
粗
鄙
的
詞
彙

進
入
，
過
於
隨
意
無
涯
地
寫
作
，
使
得
漢
語
逐
漸
遠

離
優
雅
，
成
為
一
個
琢
磨
不
定
的
流
浪
漢
。
找
不
到

來
歷
，
看
不
到
出
處
，
讓
後
來
者
如
我
感
到
茫
然
。

從
木
心
先
生
一
輩
的
寫
作
者
的
文
字
中
，
我
讀
到
的
是
簡

約
，
是
留
白
，
是
含
蓄
。
這
對
於
網
絡
時
代
無
節
制
的
寫
作
，

似
乎
已
是
一
種
反
動
，
所
以
有
人
把
木
心
先
生
和
他
的
學
生
稱

作﹁
叛
逆
者﹂
，
而
在
我
看
來
，
他
們
倒
是
漢
語
書
寫
的
捍
衛

者
、
堅
守
者
。

我
用
了﹁
捍
衛﹂
、﹁
堅
守﹂
這
一
類
的
大
詞
，
好
像
與
木

心
先
生
一
般
不
用
大
詞
的
寫
作
風
格
相
悖
。
這
僅
僅
因
為
我
覺

得
漢
語
寫
作
已
到
了
一
個
很
是
危
險
的
境
地
，
一
方
面
借
助
互

聯
網
的
方
便
，
似
乎
人
人
都
可
以
成
為﹁
作
家﹂
；
另
一
方

面
，
正
因
為
這
種
便
捷
使
得
文
字
書
寫
變
得
沒
有
門
檻
。
無
論

誰
都
打
着
創
新
的
旗
號
，
朝
裡
面
塞
進
各
種
五
花
八
門
的
東

西
。
若
是
木
心
先
生
還
健
在
，
在
今
天
，
在
網
絡
上
讀
到
一
篇

漢
字
裡
摻
雜
了
阿
拉
伯
數
字
、
英
語
甚
至
火
星
文
，
大
約
也
不

會
感
到
驚
奇
，
因
為
這
些
把
寫
作
當
作
娛
樂
的
人
們
，
本
來
對

我
們
的
漢
語
就
沒
有
什
麼
尊
崇
。
這
些
年
，
一
直
有
一
些
較
真

的
作
家
、
教
授
呼
籲﹁
保
衛
漢
語﹂
，
這
都
不
是
空
穴
來
風
，

實
在
是
我
們
已
經
把
漢
語
糟
蹋
得
不
成
樣
子
了
。

當
然
，
對
漢
語
的
破
壞
絕
非
始
於
當
下
，
從
本
質
上
說
五
四

廢
掉
文
言
文
，
使
用
白
話
文
，
已
經
從
根
上
把
兩
千
多
年
的
文

字
、
語
法
都
割
斷
了
，
這
在
世
界
語
言
史
上
也
屬
罕
見
。
木
心

先
生
在
八
十
年
代
去
了
美
國
，
遠
離
吾
土
，
卻
也
催
生
出
他
的

許
多
至
簡
至
美
的
文
字
。

比
如
他﹁
朝
夕
相
對
的
是
新
聞
紙
包
起
來
的
地
球﹂
，
他
說

﹁
我
是
病
人
/
你
是
有
病
的
醫
生
/
反
之
亦
然﹂
，
在
木
心
先

生
的
眼
裡﹁
新
的
建
築
不
說
話
/
舊
的
建
築
會
說
話﹂
。

現
在
我
們
朝
夕
相
對
的
是
網
絡
包
起
來
的
地
球
，
文
字
正
在

任
人
宰
割
。
因
此
我
們
需
要
讀
到
像
木
心
先
生
這
樣
的
文
字
，

需
要
還
漢
語
一
個
潔
淨
的
世
界
。

為
此
，
我
堅
持
書
寫
，
希
望
能
寫
乾
淨
、
簡
潔
、
準
確
、
優

美
的
文
字
，
甚
至
在
把
自
己
的
文
字
轉
向
通
俗
的
大
眾
的
幾
近

娛
樂
的
銀
幕
的
時
候
，
也
爭
取
由
自
己
參
與
製
作
，
不
想
它
受

到
絲
毫
的
破
壞
。

或
許
，
這
只
是
我
為
了
在
一
個
閱
讀
與
寫
作
都
日
益
凋
敝
的

時
代
，
讓
自
己
找
到
一
點
堅
持
的
理
由
罷
了
。

穿行在漢字的優美中

少
女
被
騙
被
拐
的
故
事
不
時
聽
聞
，
她
們

被
拐
之
後
的
囚
禁
生
活
也
隨
着
逃
出
生
天
而

曝
光
，
當
中
那
慘
無
人
道
的
細
節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
不
過
，
有
些
人
習
慣
了﹁
長
期
囚
禁

生
活﹂
之
後
，
反
而
對
重
獲
自
由
感
到
害

怕
，
這
需
要
一
段
適
應
和
心
理
治
療
過
程
。

像
電
影
︽
抖
室
︾
的
五
歲
男
孩
，
他
從
出
生
都

不
見
天
日
，
整
個
世
界
和
活
動
空
間
就
在
十
平
方

米
的
房
間
，
當
他
走
出
房
間
時
，
對
陽
光
和
樹
木

既
感
到
好
奇
，
也
有
點
害
怕
，
對
陌
生
人
亦
然
。

幸
好
，
畢
竟
才
五
歲
，
赤
裸
裸
而
來
，
沒
有
比

較
，
也
沒
有
心
理
負
擔
，
不
像
媽
媽
，
男
孩
較
勇

敢
。
這
個
意
外
的
小
生
命
，
不
但
是
支
撐
母
親
活

下
來
並
逃
出
去
的
動
力
，
也
彷
彿
成
為
母
親
走
出

心
理
陰
影
的
指
路
明
燈

︱
他
叫
外
婆
把
心
愛
的

頭
髮
剪
下
來
，
作
為
給
媽
媽
的﹁
力
量﹂
。

電
影
主
角
的
遭
遇
當
然
很
不
幸
，
幸
好
編
導
把

角
度
放
在
如
何
戰
勝
逆
境
和
克
服
心
理
陰
影
上
，

以
許
多
細
節
來
描
寫
受
害
者
如
何﹁
苦
中
作

樂﹂
，
比
如
母
子
在
浴
缸
中
戲
水
、
在
地
上
做
體

操
、
跟
想
像
中
的
小
狗
做
朋
友
等
等
，
一
種
相
依

為
命
又
互
為
依
存
的
母
子
情
感
，
以
及
由
純
真
的

孩
子
主
導
的
鋪
排
，
構
成
了
人
性
本
善
但
生
命
無

常
的
本
質
。

其
實
，
︽
抖
室
︾
的
故
事
絕
非
偶
然
。
十
年
前

在
奧
地
利
，
也
有
一
位
女
子
娜
塔
莎
．
坎
普
希
被

禁
錮
在
五
平
方
米
地
下
室
長
達
八
年
後
逃
出
生

天
。
她
逃
出
來
後
將
這
段
經
歷
寫
了
一
本
書

︽3096

天
︾
，
披
露
每
周
被
打
兩
百
次
，
被
打
到

骨
折
，
還
被
剃
光
頭
髮
和
被
強
迫
半
裸
做
家
務
，
稍
發
出
痛

苦
的
聲
音
，
男
人
就
扼
住
她
的
喉
嚨
或
把
她
的
頭
壓
入
水
缸

中
…
…

然
而
，
由
於
上
學
途
中
遭
綁
架
時
年
紀
尚
小
︵
十
歲
︶
，

她
承
認
在
被
禁
數
個
月
後
，
她
開
始
請
求
誘
騙
者
擁
抱
她
，

而
隨
着
年
齡
長
大
，
她
可
離
開
地
下
室
到
男
人
的
床
上
同

睡
，
卻
被
鎖
鏈
銬
住
。
之
後
，
男
人
偶
爾
帶
她
出
外
用

膳
…
…
這
段﹁
經
歷﹂
雖
然
慘
無
人
道
，
但
因
為
習
慣
和
恐

懼
，
她
不
敢
︵
甚
或
不
願
︶
逃
走
。
即
使
逃
出
來
後
，
該
男

子
已
畏
罪
自
殺
，
她
潛
意
識
中
會
想
起
跟
他
相
處
的
日
子
，

甚
至
買
下
他
們
一
起
生
活
的
房
間
。
心
理
學
家
們
將
這
種
現

象
稱
為﹁
斯
德
哥
爾
摩
症
候
群﹂
。

︽
抖
室
︾
是
該
片
女
編
劇
艾
瑪
．
多
諾
霍
︵Em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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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自
己
發
表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同
名
小
說
改

編
，
我
不
知
道
，
她
寫
小
說
時
是
否
看
到
上
述
新
聞
並
獲
得

靈
感
，
但
她
顯
然
選
擇
了
明
辨
是
非
的
正
面
主
題
。

互動的情感

自
二
零
零
五
年
始
，
︽
文
匯
報
︾
開
創
了

﹁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
可
謂
愈
辦
愈
精

彩
。
今
屆
由
香
港
大
公
文
匯
傳
媒
集
團
及

﹁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主
辦
的﹁2016

暑
期

交
流
團﹂
，
如﹁
從
香
港
出
發

︱
江
蘇
家

國
情
懷
之
旅﹂
參
訪
團
，
參
與
同
學
除
可
了
解
當

地
文
化
外
，
也
參
觀
了
侵
華
日
軍
南
京
大
屠
殺
遇

難
同
胞
紀
念
館
。
日
軍
侵
華
是
中
國
人
永
不
磨
滅

的
傷
痛
，
下
一
代
多
走
訪
歷
史
舊
地
，
從
而
理
解

上
一
代
的
苦
。

﹁
一
帶
一
路﹂
經
濟
為
中
國
重
要
戰
略
，
深
度

加
速
亞
洲
崛
起
，
中
國
勢
成
經
濟
火
車
頭
。
同
學

單
靠
看
書
、
看
報
章
雜
誌
，
片
面
地
了
解
今
天
的

中
國
，
已
不
合
時
宜
。
走
進
去
，
放
下
既
有
概

念
，
學
習
用
內
地
方
式
，
由
內
向
外
看
香
港
、
看

內
地
、
看
世
界
，
體
會
更
新
也
更
深
。

年
輕
人
，
特
別
是
大
學
生
，
多
利
用
暑
假
機

會
，
多
出
外
走
走
，
增
廣
見
聞
，
算
沒
白
費
青

春
。
從
前
，
大
學
生
喜
歡
三
五
成
群
，
背
上
背

包
，
拿
着
地
圖
，
窮
遊
絲
綢
之
路
，
體
驗
祖
國
錦

繡
山
河
，
認
識
中
華
文
化
。

古
語
有
云
：﹁
讀
萬
卷
書
不
如
行
萬
里
路
。﹂

這
年
代
的
年
輕
人
更
幸
福
了
，
近
年
來
，
在
各
大

機
構
、
政
府
部
門
、
團
體
共
同
推
動
下
，
舉
辦
了

不
同
的
國
情
班
、
遊
學
團
、
實
習
計
劃
，
費
用
便

宜
，
行
程
充
實
，
讓
年
輕
一
代
紛
紛
深
入
內
地
進

行
考
察
、
交
流
和
培
訓
，
從
不
同
形
式
了
解
祖
國

現
今
的
繁
榮
富
強
，
已
發
展
成
為
一
股
社
會
潮

流
。

現
在
要
阻
止﹁
港
獨﹂
蔓
延
，
教
育
下
一
代
正
確
認
識
歷

史
才
能
為
香
港
種
下
福
祉
。

行萬里路了解祖國

無
綫
有
個
半
小
時
的
節
目
，
名
叫
︽
望
子
成
才

．
美
國
篇
︾
，
從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
每
逢
星
期

四
晚
播
出
，
共
十
三
輯
。
我
看
了
第
一
輯
，
是
吳

錫
輝
訪
問
梁
錦
松
，
以
及
他
和
馬
時
亨
一
起
在
美

國
史
丹
福
大
學
訪
問
李
效
良
教
授
。
其
中
還
穿
插

了
一
段
吳
錫
輝
妻
子
鄧
藹
霖
談
到
她
和
兒
子
去
參
加
小

提
琴
比
賽
，
兒
子
未
被
選
上
的
往
事
。
幾
段
訪
談
，
都

令
我
產
生
感
觸
，
思
潮
起
伏
。

李
效
良
說
到
美
式
教
育
和
香
港
的
不
同
，
就
是
在
大

學
一
年
級
時
，
先
不
要
選
科
，
大
膽
嘗
試
去
找
自
己
的

興
趣
，
下
一
年
再
決
定
，
而
且
考
不
及
格
也
不
要
緊
，

成
績
單
上
不
會
顯
示
嘗
試
的
失
敗
。
反
觀
香
港
的
中
學

畢
業
生
，
今
年
聯
考
成
績
最
好
的
幾
個
，
不
是
選
擇
醫

科
的
未
來
嗎
？
這
決
定
是
否
太
早
了
點
？

梁
錦
松
感
嘆
香
港
的
教
育
，
最
大
的
缺
點
是
沒
有
培

養
科
學
的
人
才
。
尖
子
都
選
擇
讀
醫
讀
法
律
，
可
見
實

用
主
義
還
是
香
港
教
育
的
敗
筆
。
為
什
麼
尖
子
不
選
擇

科
學
呢
？
因
為
我
們
從
上
一
代
開
始
，
就
沒
有
父
母
教

我
們
要
成
為
科
學
的
人
才
。
香
港
人
望
子
成
才
，
望
的
極
大
多
數

是
賺
錢
的﹁
財﹂
。

梁
錦
松
在
訪
談
中
說
到
，
要
成
才
，
不
單
只
靠
學
識
，
還
要
有

素
養
和
價
值
觀
。
素
養
的
建
立
，
必
須
靠
課
外
活
動
來
培
養
，
像

領
導
能
力
和
從
失
敗
中
汲
取
教
訓
，
不
怕
做
錯
，
只
怕
錯
而
不

改
，
這
些
都
不
是
課
本
能
提
供
的
素
養
。
價
值
觀
也
是
，
如
果
天

天
從
媒
體
上
看
到
的
，
都
是
賺
多
少
錢
、
炒
多
少
股
才
能
買
得
起

房
子
，
我
們
的
價
值
觀
就
只
能
停
在﹁
財﹂
字
上
了
。

鄧
藹
霖
在
談
到
當
年
兒
子
比
賽
落
選
時
，
她
沒
有
選
擇
面
子
，

選
擇
和
兒
子
一
起
面
對
，
不
但
沒
有
被
一
次
的
失
敗
讓
兒
子
洩

氣
，
反
而
令
母
子
關
係
更
加
深
厚
。
真
的
，
哪
有
父
母
不
希
望
兒

子
成
才
的
？
可
是
，
親
子
關
係
比
什
麼
都
重
要
。
子
女
能
安
安
穩

穩
過
日
子
，
這
不
也
是
成
才
的
一
種
嗎
？

望子成才

目連原是傳說中的人名。目連之母不仁，死後
被打入地獄；目連至孝，不念其母在生之日只顧
自己享樂不顧兒子死活的舊惡，不忍其母在地獄
受苦受難，遵照佛陀之教示於七月十五日建「盂
蘭盆會」，供養十方僧眾以超度其母擺脫無邊之
苦海。這個東漢初期由印度傳入，原稱《佛說盂
蘭盆經》的佛教故事就叫《目連救母》，由此演
繹而成的戲稱之為目連戲。
嗐頭則是紹興方言。紹興人所說的「嗐頭」是
一種樂器，是一種特別加長的號筒，既不同於喇
叭，也不同於嗩吶。清代范寅《越諺》說這種叫
「嗐頭」的樂器「銅製，長四尺」，並說這種嗐
頭「道場及召鬼戲皆用，目連戲為多，故名」。
我們這一代已很少有人見過目連戲了，戲曲片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卻是天南地北孺幼皆知
的，因為也是紹劇，「嘟，嘟，嘟—」地一
吹，氣氛立即肅然：鬼，就要出場了。
這種「道場及召鬼戲皆用，目連戲為多」的樂
器，就是目連嗐頭。
紹興籍的作家，多有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過目連
嗐頭的。魯迅在《無常》一文中說：「這樂器好
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
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
Nhatu、Nhatu 地響，所以我們叫它『目連嗐
頭』。」魯迅說的尺寸，比范寅說的要長三四
尺，大概只是童年時的記憶。柯靈在《關於女
吊》一文中說：「那是一種很奇特的喇叭，頸子
細長，吹奏起來，悲涼而激越，鄉下人都叫做
『目連嗐頭』，似乎是專門號召鬼物的音樂，目
連戲以外，就只有喪家做道場才用它，夜深人

靜，遠遠地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我曾推
測，明代的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說到目連戲
時，也一定寫過目連嗐頭。但推測終究只是推
測，他那篇總共347字的《目連戲》並沒有說到
目連嗐頭。那「目連戲」是由「徽州旌陽戲子」
演出的，不是紹興大班。「紹興大班」即紹劇要
到清咸豐、同治年間，方才以「紹興亂彈」之名
時興起來，目連嗐頭在那個時候大概也尚未問
世。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
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
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札者
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我從張岱的
這種字裡行間，還是感受到目連嗐頭與那個氛圍
十分相稱。
余生也晚，沒有見過目連戲，「喪家做道場」
卻是見過的。按照迷信的說法，人一死，就得超
度亡靈，道士承擔的大概就是這種使命。他們一
律道冠道服，手持各式樂器，可見一身二任，也
兼着吹鼓手的。紹興的風俗，出葬時要擺「路頭
懺」，這該是「道場」的重頭戲。一片哭聲中抬
出的棺材停放在早已擺在路口的兩條平行的長凳
上，棺材上端放着一杯「上路酒」，棺材前燒着
紙錢，為首的道士居中，口中唸唸有詞，不知是
在替死者還是替活人懺悔，這架式卻有點像現在
的致悼詞。或許是以壯死者之行色罷。懺悔一
畢，材腳（抬棺材的腳伕）便舉起「鐵頭跺
柱」，一下打碎了擺在棺材上的酒杯，二支目連
嗐頭一齊響起：「嘟，嘟，嘟—」，這後面的
「嘟」是高八度的，聲音也拖得特別長，因而就
顯得格外悲愴、淒厲。據說，這正是鬼出場的時

候，「活無常」出來了，「死有分」（我們叫
「死無常」）出來了，他們是來把死者帶入地獄
的。於是哭聲再起，哭聲中，四個材腳（大戶人
家的或許加倍）抬起棺材緩緩而行。前面由兩面
銅鑼開路，頭頂三梁冠、身着麻布衣的兒子捧着
牌位，後面是同樣披麻戴孝的女眷，有的跺腳捶
胸，有的撲向棺材，而戴獨梁冠，穿白大衫的孫
子，則早已手捧裝了菜餚的小缽頭跪在村口、橋
頭，恭候棺材從他身上抬過去。那場面，使身歷
其境的悲痛萬分，也使路邊旁觀的目不忍睹。
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家做過道場，擺過路頭

懺，因而，我也曾領略過目連嗐頭渲染氣氛的功
力。祖母去世的時候就沒有這樣的場面。那時我
正下放閩東，接到噩耗時已過二七，未能趕回，
而我的父親則正在受審查，尚未獲得自由。據
說，他曾交代家裡的人，出葬時，一出家門就不
許再哭，於是就將悲痛一概埋在心中。其實，那
個時候，即使父親不受審查，道場和目連嗐頭是
不會再有的，它們也被當作「四舊」革掉了。代
之而起的是同迎親時毫無差別的鑼鼓聲和嗩吶
聲，連嗩吶吹的調也和迎親時一樣，是那支叫做
《學大寨，趕大寨》的輕快而跳躍的吹奏樂，實
在叫人哭笑不得，不知是喜是悲。如今，福州人
送葬時，常常吹奏的是那一支叫《世上只有媽媽
好》的曲子，倒是沒有留意，如果去世的是父
親，是否也用這支曲子送別？
我曾在一篇說「諱忌」的短文中說：「這諱忌
開始時的本意，大概是為了維護節日喜慶的氣
氛，歡樂的情緒，盡量少說些煞風景的事。以後
才逐步編造出一套神秘的話來，……於是忌諱也
就成了一種迷信。」道場之類的演變，與這「諱
忌」興許是差不多的。道場原先也不過是喪葬時
的禮儀，道士也只是喪葬時的吹鼓手。之所以採
用目連嗐頭，因為那聲調的悲涼激越，很符合喪
葬時的氛圍，鬼蜮、地獄與亡靈是日後編造和嫁

接的。民間喪葬習俗的改革，應該革去的是這些
編造和嫁接上去的東西。弄神弄鬼地超度亡靈，
確實也虛妄得很。然而，喪葬時那種悲痛的氣氛
是未必要革去的。當熱則熱，當冷則冷，當喜則
喜，當悲則悲。全盤否定，徹底是徹底了，卻未
必高明。我想，在那種場合下，吹目連嗐頭絕對
比吹嗩吶來得得體。至於如今有些地方的民間喪
葬，悲痛不足而迷信有餘，添加什麼紙別墅、紙
汽車以至於紙二奶之類，就更是離譜了。
母親離開福州回老家前曾有交代，到了那一

天，道場要給她做的。十年前，在她去世的時
候，我比少年之時更為真切地領略了因為目連嗐
頭的渲染而營造更為悲愴、淒厲的氣氛。但與少
年之時不同，我那時已經沒有了恐懼，也沒有了
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倒是很詭異冒出過一
個念頭：人死之後能成為鬼，興許是人類的一個
美好願望。在為母親守靈時，我就這樣想：如果
人死了後能成為鬼，母親此時已與父親團聚，或
許還見到了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我們自己
也總有一天能與自己的先人相見。
這十年來，每當母親的忌日那天，我都會在電
腦上看母親的喪事之錄像，於是又聽到目連嗐頭
悲愴、淒厲而又悠長的聲音，於是又沉浸在那種
肅然的氣氛之中。

目連嗐頭

這
一
屆
里
約
奧
運
，
給
觀
眾

帶
來
意
外
的
開
心
片
段
，
倒
不

是
看
哪
個
國
家
、
哪
個
運
動
員

得
了
哪
一
項
的
冠
軍
，
也
不
是

誰
誰
誰
破
了
世
界
紀
錄
，
因
為

這
些
情
節
，
常
見
於
任
何
大
型
體
育

運
動
，
大
不
了
看
贏
了
冠
軍
的
開
心

到
哭
謝
爸
爸
媽
媽
，
輸
了
冠
軍
的
傷

心
到
同
樣
哭
對
不
起
爸
爸
媽
媽
。

而
是
跑
出
了
個﹁
洪
荒
之
女﹂
傅

園
慧
，
就
教
人
眼
前
一
亮
了
，
這
小

妮
子
接
受
訪
問
時
赤
裸
祼
全
無
功
利

心
，
那
種
天
人
一
樣
的
反
應
，
才
純

真
到
教
全
世
界
不
論
五
顏
六
色
種

族
、
不
同
政
治
立
場
的
觀
眾
，
都
為

她
無
邪
輸
送
出
來
的
正
能
量
而
喝

彩
。
全
球
觀
眾
自
身
久
已
隱
蔽
的
正

能
量
同
時
也
因
小
傅
引
發
出
來
，
成

為
自
有
奧
運
以
來
未
有
過
的
溫
馨
插

曲
。
事
前
小
傅
的
嘻
嘻
哈
哈
，
可
愛

在
不
因
勝
敗
而
發
，
只
是
坦
然
隨
本

性
表
現
出
為
參
賽
而
參
賽
的
喜
悅
，

要
不
是
記
者
告
訴
她
，
還
茫
然
不
知

道
自
己
得
了
銅
牌
，
更
可
愛
在
知
道
以
後
，
也

只
不
過
顯
露
出
平
常
心
的
一
陣
驚
喜
。

此
外
，
最
後
一
場
女
排
大
賽
，
中
國
隊
闊
別

雅
典
奧
運
金
牌
十
二
年
後
再
次
摘
金
，
要
是
直

落
取
得
二
十
五
分
挫
敗
對
手
就
平
平
無
奇
了
，

精
彩
在
事
前
慘
輸
一
局
，
眾
女
將
以
哀
兵
奮
勇

精
神
出
擊
，
連
追
三
局
而
逆
轉
取
勝
。
朱
婷
說

自
己
一
生
最
幸
運
是
給﹁
像
媽
媽
一
樣
溫
暖﹂

的
郎
平
教
練
選
入
隊
中
，
從
她
那
句
感
性
直

白
，
便
體
會
出
女
排
團
隊
師
徒
關
係
的
融
洽
與

和
諧
；
而
郎
平
坦
言
以
這
個
愛
徒
超
越
自
己
為

榮
，
也
同
樣
不
失
為
良
師
風
範
。
大
會
如
增
設

﹁
奧
運
體
育
精
神
獎﹂
，
國
家
隊
的
傅
園
慧
、

朱
婷
和
郎
平
該
拿
定
三
冠
軍
了
。
可
知
道
金
牌

一
旦
涉
及
國
家
聲
譽
和
個
人
利
益
，﹁
體
育
精

神﹂
每
每
便
在
選
手
勝
敗
時
容
易
流
失
，
你
說

我
們
的
傅
園
慧
/
朱
婷
/
郎
平
的
表
現
多
亮

麗
！體

育
精
神
不
止
見
於
選
手
和
教
練
，
也
見
於

場
外
的
觀
賽
者
，
這
幾
年
無
數
次
不
同
國
家
、

不
同
類
型
的
足
球
大
賽
觀
眾
席
上
的
騷
亂
，
給

人
留
下
的
惡
俗
印
象
就
教
人
搖
頭
了
。

真正體育精神

百
家
廊

宋
志
堅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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